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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忽培元

! ! ! ! ! ! ! ! ! ! ! !"#深知自己的使命

马文瑞照例要来了县志翻阅。其中有灾
荒的记录：“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三河
齐发，水高千丈，城中人民逃之不及，但见灭
顶濡首，翻巨浪于江中，吁地呼天，发大声于
水上，望彼岸而莫蹬，有慈船亦难渡，沿江伤
人甚多。邑侯刘锟驾舟以飞渡，逃难象山。”
读到这里，马文瑞稍停了一下，他的眼前

呈现出当时惊心动魄的景象。黎民百姓在山
洪中挣扎与县太爷擅自登舟自逃的情形，形
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再也读不下去，心中若翻
江倒海。他站起来，在地上飞快地踱步。第二
天，他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讲话，激动地对大家
说：“我看了你们的灾情和救灾成绩，又读了
县志，新旧对比，心里踏实呀。”
他深深地体会到略阳县委县政府和各级

党政组织在洪水来临时所做的工作，心情十
分激动。“过去发大水，各自逃命，连县长都跑
了，哪里还顾得了黎民百姓的死活呀。今年略
阳也是嘉陵江、玉带河、八渡河三河之水齐
发，全城一片汪洋，墙倒房塌，四处告急。可是
我们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非但没有像那个县太
爷刘锟那样只顾自己驾舟逃命，而是自始至
终坚守岗位，奋不顾身地领导机关干部千方
百计抢救群众，抢救档案，抢救国家和人民财
产。两相比较，可见我们略阳县的党员干部是
对得起‘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的。听说一
位五保老人被干部背上转移了九次，才在安
全地方住了下来。这样的好干部，群众怎么能
不爱戴？这样为群众拼命的各级党组织，群众
怎么能不拥护？我们要大张旗鼓地表彰好党
员、好干部和好支部……”

!"月 #$日下午，马文瑞在汉中地直机
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就老区灾后重建问题讲了
话，举例表扬了在灾难面前，经受住了考验的
党员和各级党组织，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在经
济建设和为人民办实事中抓好党组织建设”
的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新命题。风调雨顺时，一
心为群众致富、提高生活水平而日夜操劳；在

灾害面前，奋不顾身地保护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这始终是省委第一书记马
文瑞心中的头等大事。这绝非是唱高
调，而是他恪守一生的理想信念。

两年后，即 !%&'年 (月下旬，陕
南连降数日大雨，大小溪流横溢，汉江
水位猛涨。'!日这天，安康段水位超过

警戒线，情况万分紧急。上游水位猛涨，石泉
水库水位超过安全警戒线，危及汉中市区安
全。结果，石泉水库只能大量泄洪，以致处于
下游低洼地带的安康城被洪水彻底淹没……
当日下午，刚由北京开会回到西安的马

文瑞，在机场听取了省长李庆伟关于安康灾
情的汇报后，心急如焚，提出当晚乘飞机赶赴
灾区指挥抗洪抢险。机场负责人说：“马书记，
西安至安康还没有开辟夜航。”马文瑞焦急地
说：“过去没有开辟，今晚就开辟嘛！”
大家面面相觑。一贯讲究实事求是的马

文瑞这才意识到自己过于心急了。第二天，一
夜未眠的马文瑞就抱病与兰州军区政委肖华
同机飞抵安康现场连日指挥救灾。这一回，省
委第一书记马文瑞终因劳累过度、病情加重
而倒在救灾现场……

马文瑞这位从当年的“白色恐怖”和“文
革”厄运中顽强地走过来的老同志，他同许多
同经历的人们一样，正咬紧牙关挺着重压拉
纤前行，可在不知不觉之中，他们付出的是健
康，是宝贵的生命呀！马文瑞深知自己的使
命。当他年过花甲、受命于危难之时，他的确
就像是登上了破浪前行的航船掌舵，他又一
次恢复了青春，奋力拨乱反正，千方百计发展
经济、推动改革，在较短时间内就使得陕西全
省出现政通人和的喜人局面，就在他于紧张
的工作中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生理年龄，干得
正起劲时，老年性的病魔却悄然而至，关键时
节，同他捣乱。一贯皮实扛累的他，时常感到
胸闷，头晕恶心。身体的不适，好像是感冒了，
可这次的感冒，似乎来得格外严重。他躺在床
上，浑身一点力气没有，但头脑中还是放不下
自己的职责，想着千头万绪的工作。甚至在睡
梦中，还喊着要搞好扶贫帮困，想着要同石油
部代部长焦力人一同商讨陕北，特别是延安
地区，争取中央特殊政策，允许地方开采石油
等事宜。这个问题，他利用在北京开会之机，
已经同焦力人与康世恩商讨过一次了，就等
着有关方面再召开一次联席会议，最后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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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丘吉尔的演说

屋里有三个人的声音。其中一个沙哑嗓
子说，他刚才背诵的文章，题目叫《我有一个
梦》，作者是美国牧师马丁·路德金；还有一
篇，作者是美国总统林肯。另一个嗓音问，这
么长的文章都能背出来，你是怎么弄的？
沙哑嗓子就解释，这没啥稀罕，我就喜欢

这些人的东西。他们都是世界巨人。
楚妮在门外轻声介绍，这个沙哑

嗓子就是她的教练颜公亮。钟雨清点
点头，表情严肃而凝重。这时，那沙哑
嗓音又响起来———
“今晚，我要借此机会向大家发

表演说，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战争的
关键时刻。今天凌晨 )时，希特勒已
进攻并入侵俄国。既没有宣战，也没
有最后通牒；德国炸弹突然在俄国城
市上空雨点般地落下。一小时后，德
国大使才拜见俄国外交部长，称两国
已处于战争状态。”
颜公亮一背起演说词，音质就起

了变化，不再沙哑低沉，而是明亮高
亢起来。楚妮轻声问钟雨清：颜教练
背的是什么文章？钟雨清竖起一根食
指。颜公亮的声音在继续———
“我看见俄国士兵站在祖国的大

门口，守卫着他们的祖先自远古以来劳作的
土地……我看见纳粹的战争机器向他们碾压
过来，穷凶极恶地展开了屠杀……”
颜公亮背完很长一段文字，房间里响起

一片赞叹。钟楚妮终于推开门。房间里有四个
小伙子，分别坐在两张双人床的下铺。兄妹俩
突然出现，令他们有些惊愕。颜公亮拍着脑门
说：“糟糕，我都把练球的事忘了。对不起对不
起！”楚妮把钟雨清推到颜公亮跟前，说：“颜
教练，这是我哥。”
钟雨清握住了颜公亮的手。刚才在门外听

到颜公亮喑哑的声音，钟雨清还以为他起码有
三十岁，没想到他最多也就跟自己同年———二
十三四岁的样子，只是他穿着一身军装，那红
色的领章帽徽把他衬映得英俊而神气。
钟雨清说：“你真了不起，丘吉尔的演说

你都能倒背如流。”颜公亮有些吃惊，问：“你
知道我背的是丘吉尔？”钟雨清说：“如果我没
记错，你背的是丘吉尔 !%)!年 $月 ##日的
演说。那是德国入侵苏联的日子。”

颜公亮向钟雨清跷起一个拇指。楚妮的
眼神也在顷刻间变得极亮，她兴奋地看着颜
公亮和钟雨清。她不懂得哥哥跟颜公亮说的
是什么，但她知道他们都很了不起，都是属于
那种读书万卷、无所不知的人。

钟雨清说：“不过在俄国士兵守卫土地后
面，你漏了一句———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在祈祷。

呵，是的，有时人人都要祈祷，祝愿亲人
平安……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
那些小伙子都叫起来，惊诧的目

光齐齐投向钟雨清。颜公亮随即向战
友们介绍：我听人说起过钟老师，他
有个绰号叫“长号”，吹奏长号达到了
专业水平；他还能拍一手好照片，那
张登过报的《女插秧机手》就是他拍
的。颜公亮还解释了自己漏读那句话
的原因：他认为丘吉尔的思路确实开
阔宏大，但他的演说有时也有啰唆的
地方，所以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删掉了
某些字句。

钟雨清点着头，内心对颜公亮愈
加佩服。他觉得颜公亮不像是一个普
通的军人。他想，现在部队官兵都只读
毛主席语录，而颜公亮却别是一样，他
背诵的是西方大人物的演说！他想，像
颜公亮这样的人，适合在部队生活吗？

首长不会批评他吗？
军人们邀请兄妹俩坐下聊聊。钟雨清这

才知道，几年前，颜公亮是个名副其实的乒乓
球高手，他差一点就打进了八一队！他业余时
间还喜欢哲学和军事理论。那一年，他给军报
写文章，说“中央文革”有一个领导在他们部
队的讲话有问题，他还把马克思的原话拿出
来跟这人的观点一一对照。后来这件事情闹
大了，上面派人来调查，最后取消了颜公亮去
八一队打球的资格，把他调回了老部队……
楚妮练完球，已经是深夜了，钟雨清把她

送进插队的村子，再冒雪回学校。打开宿舍门
时，他忽然发现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几句话，让他明天上午去校革会填写《代课教
师转正登记表》。钟雨清见了狂喜，冲到雪地
里又奔又叫，接着又拿起长号，对着漫天大
雪，吹起《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踏雪穿林
海”的那段前奏来。

应着了“乐极生悲”这句话，钟雨清没想
到，一场灾祸正悄悄向他袭来……


